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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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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管理学院,广州510006)

摘要:数字经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国家层面积极倡导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鉴于广东省在全

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探究不同层次的产业集聚水平与知识溢出效应对广东省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

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备深厚的实践意义。依托于上市企业数字经济专利数据与广东省各地级市的经济指

标,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深入剖析,得出结论:数字经济产业的集聚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展现显

著的单一门限效应,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形态势;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呈现鲜明的空间集聚特性,且知

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面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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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1]。“十四五”规划纲

要中明确指出,中国需进一步“加速数字化进程,构
建数字中国”,并致力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展现出数字赋能与

创新扩散两大核心特质,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2]。该产业界定为运用数

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等核心生产要素,依托于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平台,旨在提升产

业效能与优化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创新实体的集合,
其核心构成涵盖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

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及数字技术应用业四大板块,
并显著体现数字赋能与创新扩散的特征[3-4]。数字

经济产业集聚现象,指的是数字经济产业在地理空

间上的集聚趋向、过程及集中布局态势,聚焦于该

产业的空间分布模式,尤其强调从分散状态向集中

状态的空间转型历程。在此集聚进程中,产业内的

创新实体数量不断增加,随之催生出相应的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平台及产业扶持政策,进而驱动数字经

济产业的繁荣[5]。何琼和曲立[6]运用sys-GMM估

计方法,深入探究了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能

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

提升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面推动作用。数

字经济企业作为该新兴领域的主体力量,其创新能

力不仅直接关系企业自身的成长与扩张,更深远地

影响着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竞争态势的演变。
因此,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能力

的影响,对于理解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创新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
知识的溢出效应构成了推动创新市场增长的

核心驱动力之一,意指某一发明者所孕育的新颖构

想,能够激发其他发明者产生与之相关联的新思

维,进而促成更多创新成果的涌现[7]。例如,中国自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集群以及互

联网与软件业集群的兴起,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

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经济增长奇迹的重

要推手。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基石的数字技术,凭
借其非接触性的特性,能够有效打破地理距离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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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障碍,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时空认知

框架[8]。因此,在数字经济这一全新背景下,探究知

识溢出是否呈现新的作用模式,以及数字经济产业

聚集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何种影响,不仅具有深刻

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研究已对数字经济、知识溢出及企业创新

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9]。在空间知识

溢出的研究中,多数聚焦于其作用机制及促进区域

内经济增长的层面,然而,鲜有文献将数字经济企

业创新能力、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效应三者纳

入统一框架,研究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对

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依托上市企业

数字经济专利数据与广东省各地级市的经济指标,
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深入分析数字

经济产业集聚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知

识溢出效应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为数字经济环境

下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

指导。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产业集聚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创新活动的特性体现为高度的风险性、较
长的周期时长,并且往往受限于资源与成本因

素[10]。传统的创新理论框架指出,在创新进程中,
拥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企业会凭借其深厚的知识基

础与丰富的创新实践经验,迅速增强竞争优势,进
而加速马太效应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在数字经济

环境下,数字技术的兴起促进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能力的提升,增强了企业对知识的可访问性,有助

于缓解部分企业在创新积累不足情况下所面临的

创新障碍[11]。
仝鹏和王珂[12]指出,产业集聚对创新能力的影

响机制主要经由新知识与新技术的扩散路径得以

实现。陈磊等[13]指出,产业集聚有助于构建有利于

技术创新的环境,进而促进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与

沟通,为企业创新搭建起更为优越的平台。古晨光

等[14]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现象对区域创新

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赖红波和王高兴[15]认

为,产业聚集与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并未展现

传统意义上的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并且产业聚

集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鉴于此,
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产业集聚水平对数字经济

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水

平过低时,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

向促进作用不显著;集聚水平过高会对企业创新能

力产生负向的抑制作用。
1.2 知识溢出效应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

知识溢出作为阐释产业集聚、创新活动及区域

经济增长的核心概念之一[16],是推动技术进步与增

强创新能力的关键路径[17]。知识溢出是指将集群

内领先企业所拥有的前沿性和创新性知识,通过各

种渠道、机制及途径传递给后进企业,从而激励后

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优化生产流程,并推动生产

效率的提升。这一过程构成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

效提升的外部驱动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

外部性影响[18]。区位理论指出,产业集聚作为一种

特定的空间布局形态,能够有效缩减集群内部企业

间的信息传递延迟,同时着重指出,由产业集聚所

带来的知识外溢现象,构成正外部性效应的重要组

成部分[19]。知识溢出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网络

的形成与发展,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动,并最终促使

企业经济实现快速增长[20]。企业吸收知识溢出有

助于促进截至特定时间点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元素

总量的增长,即提高知识存量水平、完善知识存量

系统[21]。
空间相关性是解析创新要素流动现象的一个

关键性根源[22]。杨国歌等[23]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

模型,深入探究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

关联性,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倒U”形特征,且此

影响伴随着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朱丰毅和桂文

林[24]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选取1995—2018年实

际人均GDP增长率与专利引用数据作为研究基础,
运用贝叶斯层次空间Durbin模型,深入分析该区

域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粤
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呈现空间收敛的趋

势。尽管当前文献对于空间知识溢出的探讨颇为

丰富,但多数研究聚焦于空间知识溢出的作用机

理及区域内部经济增长的维度,而对于数字经济

企业创新能力这一关键因素与产业集聚程度、知
识溢出效应之间的关联性,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与

深入探讨。综上所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将产业

集聚水平结合知识存量进行空间效应分析,并提

出以下假设。
H2:广东省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与产业集聚

存在空间相关性,知识溢出效应能够增加数字经济

企业的知识存量,从而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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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设定与方法
2.1 门限回归模型

由理论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能力的

影响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广东省各数字经济企业

创新能力在不同的产业集聚水平与阶段的影响下,
可能呈现不一样的状态。本文在基础面板模型的

基础上建立门限模型来探究广东省数字经济产业

集聚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规律。
借助Hansen提出的门限模型,结合基础面板

数据模型式将数据经济产业集聚设为门限变量,建
立门限回归模型。

lnICit =α0+β1LQitI(LQit≤γ)+
β2LQitI(LQit>γ)+α1govit+α2FDIit+

α3rdit+α4huit+εit (1)
式中:lnIC为被解释变量,代表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能力;LQ为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指标,既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又作为门限变量;gov、FDI、rd、hu为控制变

量,分别代表政府财政支出、外商直接投资、研究与

开发投入、人力资本;i、t分别为城市与年份;α0 常

数项;β1、β2、α1、α2、α3、α4 分别为变量的系数;ε为残

差;γ为待估计门限值;I为示性系数,当示性系数括

号内条件成立时,示性系数取值为1,反之取0。
2.2 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

是最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其中,空间杜宾模型同

时具备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特征,它是

基于两种模型联合构建的一种空间计量模型,其具

体表达式为

Yn=ρWYn+Xnβ+WnXnδ+εn (2)
式中:Yn 为被解释变量的向量形式,样本量为n;W
为空间权重矩阵;WnYn 为空间自回归项;ρ为被解

释变量的空间自回归系数;Xn 为解释变量的矩阵形

式;β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WnXn 为解释变量的

空间滞后项;δ为解释变量的空间自回归系数;εn 为

误差项。

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来源为广东省2016—2020年

含有数字经济专利的上市企业(含港股),企业专利数

据来自Incopat网站。上市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

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与企业年报。剔除主要变

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最终观测样本为260家企

业。根据企业注册地址,剔除汕尾、阳江、清远、茂名

和云浮,得到最终观测样本为16个地市。

其中,全国和广东省各市所有产业的主营业务

收入选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作为

替代,全国数字经济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选用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替代,数据来

源为《国家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省各

市GDP、政府财政支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研究与开发投入、研究与开发人员数的数据来源于

各地区的统计局与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的《广东

统计数据2022》。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表字段

观测对象 观测字段

企业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

主营业务收入

城市

所有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GDP
政府财政支出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研究与开发投入

研究与开发人员数

3.2 变量选取

梳理现有文献,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核心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如表2所示。
3.2.1 被解释变量:数字经济上市企业创新能力

(lnIC)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测度主要集中在创新

投入和创新产出,创新投入主要依照研发投入额和

研发人数来测度,创新产出主要依照企业专利数和

新产品销售额来测度。使用企业专利申请数(含发

明申请-有效、发明申请-审中、发明申请-PCT-有效

期内)来衡量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由于部分

年份的部分企业存在专利申请数为0的情况,参考

现有文献的方法,对专利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
3.2.2 核心解释变量:产业集聚指标(LQ)

为衡量数字经济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该

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以及在特定区域内的集中化程

度,故采用区位熵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数字经济

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借鉴王彦杰等[25]的方法,
得到计算公式为

LQijt =qijt/qit

qjt/qt
(3)

式中:LQijt为t时期i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指数;

qijt为t时期i城市的数字经济上市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qit为t时期i城市所有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qjt为

t时期全国数字经济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qt为t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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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所有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当LQit>1时,集聚

化程度较高,当LQijt<1时,集聚化程度较低,LQijt越
大,代表区域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3.2.3 控制变量

政府财政支出(gov)。政府对区域经济活动的

干预可能会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薛小

龙等[26]的方法,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来反映政府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干预水平。
研究与开发投入(rd)。区域政府在研究与开发

的投入资金可能影响区域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产

生影响,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在GDP的比例来反映。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对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造成影响,采用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例表示。
人力资本(lnhu)。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与

人力资源关联密切,采用研究与开发人员数进行

表示。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采用

数字经济企业申请专利数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平

均值为3.026543,最小值为0.000000,最大值为

8.205528。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的平

均值为2.112957,标准差为2.555833,说明产业

集聚的波动相对较大。在控制变量方面,平均政府

财政支出为0.176731,平均外商直接投资为

0.017806,平均研究与开发投入为0.012005,平均

人力资本为9.749491。
4.2 门限回归结果与分析

根据Hansen门限回归模型估计方法,利用软

件Stata17对数字经济产业集聚门限差异下的知识

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4.2.1 门限效应检验

以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为门限变量,检验产业集

聚程度的门限效应是否显著,估计值结果如表4
所示。

由表4可知,产业集聚驱动效应中,单一门限、
双重门限及三重门限的P 分别为0.035、0.465、
0.660。这表明,单一门限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根据Hansen门限理论,可以认为产业集聚

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存在单一门

限效应,同时也意味着产业集聚与数字经济企业创

表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上市企业创新能力 lnIC
使用企业专利申请数(含发明申请-有效、发明申请-审中、发明申请-
PCT-有效期内)来衡量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集聚指标 LQ 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以及在特定区域内的集中化程度

控制变量

政府财政支出 gov
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来反映政府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干预

水平

研究与开发投入 rd 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在GDP的占比来反映

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例表示

人力资本 lnhu 采用研究与开发人员数进行表示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IC 80 3.026543 2.380492 0.000000 8.205528
核心解释变量 LQ 80 2.112957 2.555833 0.189084 10.655910

控制变量

gov 80 0.176731 0.080721 0.079469 0.394890
rd 80 0.017806 0.012241 0.002631 0.054426
FDI 80 0.012005 0.013019 0.000539 0.062145
lnhu 80 9.749491 1.512602 7.295056 12.752300

表4 门限估计值显著性检验

变量 模型 F P BS次数
临界值

1% 5% 10%

产业集聚

单一门槛 15.15* 0.035 400 17.9146 14.0989 11.9415
双重门槛 6.07 0.465 400 23.6887 15.9385 12.5462
三重门槛 6.53 0.660 400 57.3588 46.5700 43.0624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BS次数(Bootstrap次数)是指自举次数(进行Bootstrap自举重抽样时重复抽样的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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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显著受限于产业集聚。因此,
选择单一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4.2.2 门限值估计

门限效应检验后,需要对门限值进行估计,单
一、双重及三重门限值结果与相应的95%置信区间

如表5所示。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程度与创新能力的

非线性关系模型存在门限值,数值为1.4385,且处

于95%置信区间[1.4237,1.5256]。

表5 门限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产业集聚
单一门限 1.4385 [1.4237,1.5256]
双重门限 0.6716 [0.6662,0.7122]
三重门限 2.1312 [2.0702,2.1749]

4.2.3 门限回归结果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

水平提升广东省数字经济上市企业创新能力表现

为先升后降的非线性特征,即呈倒“U”形。具体而

言,在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程度小于门限值1.4385
的情况下,单一门限回归系数β1为2.075,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集聚水平较低时能够

有效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当数字经济集聚程

度高于门限值1.4385时,单一门限回归系数β2为
0.075,但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集聚水平较高时无

法有效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如表6所示。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创新能力之间

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程度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产业集聚会对创新能力产生促进影响,
但过度的产业集聚会对创新能力产生抑制作用。
H1成立。

表6 门限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T
LQ≤1.4385 2.075** 3.42
LQ>1.4385 0.075 0.34

gov 28.702*** 4.18
rd 75.869 1.32
FDI -8.253 -0.32
lnhu 1.629* 2.27
常数项 -19.998** -3.01
R2 0.5646

观测值 80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4.3 空间相关性

4.3.1 莫兰指数

在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之前,有必

要对广东省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

性进行检验,选取使用较为广泛的莫兰指数法(Mo-

ran’sI)来研究广东省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的空

间关联,并以此来考察其空间自相关程度。
使用经济距离矩阵,得到如表7所示的结果

2016—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上市企业创新能力

的Moran’sI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
明广东省各市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空间溢出

性强,且具有显著正相关的空间依赖性,可以采用

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测算。

表7 创新能力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Moran’sI E(I) SD(I) Z P
2016 0.320 -0.067 0.093 4.147 0.000
2017 0.421 -0.067 0.097 5.020 0.000
2018 0.450 -0.067 0.098 5.281 0.000
2019 0.416 -0.067 0.098 4.933 0.000
2020 0.401 -0.067 0.097 4.806 0.000

 注:E(I)为莫兰指数在零假设(空间随机性)时的期望值,用于评

估莫兰指数的随机性;SD(I)为标准差,用于衡量莫兰指数的离散

程度。

  为检验广东省各市与毗邻地级市之间的数字

经济企业创新能力相关性与空间集聚情况,运用局

部莫兰指数,并绘制历年(2016—2020年)的局部莫

兰指数散点图。
如图1所示,样本中大部分企业所在城市位于

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即对应高-高集聚模式和低-
低集聚模式,且同时对邻近区域有正向的空间溢出

作用,少部分城市位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对应

低-高集聚模式和高-低集聚模式,即对邻近区域的

空间溢出作用不明显。
从莫兰指数的结果来看,如果采用非空间计量

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产生误差,
因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广东省数字经济产业集

聚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4.3.2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与分析结果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与估计之前,需要选择适

合的空间计量模型。参考现有文献,分别使用豪斯

曼检验、LR检验、LM检验及RobustLM检验,对
模型的偏误及合理性加以鉴定。

采用豪斯曼检验,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效应类

型,结果显示选用固定效应。通过LR检验,比较双

重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

显示可以选用双重固定效应。另外,使用LR检验,
对空间杜宾模型(SDM)是否会退化为SAR和SEM
模型进行检验:在双重固定效应下,SDM会退化为

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模型);
在时间固定效应下,SDM会退化为SEM;在个体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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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6—2020年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定效应下,SDM不会退化为SEM和SAR模型。
LM检验结果与RobustLM检验结果如表8

所示,LM-lag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
LM-error和RobustLM-lag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RobustLM-error则未通过显著性水平

检验。综合以上的检验结果,本文采用具有个体固

定效应的SDM进行估计。
为了对不同空间模型的估计参数加以对比和

检验,以下分别列出具有个体固定效应的SDM模

型和具有时间固定效应的SDM、SAR、SEM模型的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8 LM检验

检验模型 统计量 自由度 P

空间

误差

Moran’sI 138.281 1 0.000
Lagrangemultiplier 8.093 1 0.004

RobustLagrangemultiplier 3.186 1 0.074
空间

滞后
Lagrangemultiplier 10.862 1 0.001

RobustLagrangemultiplier 5.955 1 0.015

  将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进行分解,直接效应衡

量同区域核心被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 的影

响,间接效应衡量其他区域核心被解释变量x对被

解释变量y的影响,总效应衡量所有区域核心被解

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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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个体固定

SDM
时间固定

SDM
时间固定

SAR
时间固定

SEM
LQ 0.359* 0.285*** 0.240*** 0.215***

gov 14.590** -0.619 1.127 1.183
rd 23.492 79.291* 61.228 70.877**

FDI -19.202 2.494 18.602 23.635**

lnhu 0.721 0.296 0.675* 0.606**

W×LQ 1.140* -0.408
W×gov 31.399* 1.825
W×rd 263.107* 200.022
W×FDI -91.673 83.714
W×lnhu -0.282 -0.990

R2 0.649 0.847 0.838 0.837
Log-lik -53.374 -87.486 -92.489 -89.257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如表10所示,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与外溢效应

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产业集聚程度不仅能够直接带

动本地区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

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对其他地区数字经济企业的创

新能力提升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比直接效应

与间接效应,可以得到创新能力受其他区域的数字

经济产业集聚的影响更强。具有个体固定效应的

SDM模型中,空间滞后项显著为正,表明产业集聚

程度在不同城市间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H2成立。

表10 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解

模型 本地 外溢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个体固定SDM 0.359* 1.140* 0.366* 1.218* 1.584**
时间固定SDM0.285*** -0.408 0.295*** -0.403 -0.108
时间固定SAR0.240*** 0.242*** 0.019 0.261**
时间固定SEM0.215***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产业集聚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

框架,选取广东省2016—2020年拥有数字经济专利

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与空

间计量模型,深入探讨了产业集聚程度及知识溢出

效应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数字经济产业集聚

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展现出显著的单一门

槛效应,即呈现倒“U”形非线性关系,门槛值为

1.4385。具体而言,当产业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
其能积极促进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然
而,随着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这种正面效应趋

于减弱,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与产业集聚之间的

关系变得不显著,难以有效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进

一步提高。第二,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与外溢效应

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特征,这一结果表明,产业集聚

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本区域内数字经济

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而且还能通过知识溢出机

制,对其他区域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著

的促进效应。在对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时,可以

观察到其他区域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创新能力的

影响更为强烈。在纳入个体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

模型(SDM)中,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进一

步证实产业集聚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

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广东省内数字经济企业

的创新能力展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呈现清晰的空

间集聚特性。具体而言,高水平的创新能力集聚现

象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城市,构成“高-高”集聚模式;而相对低水平

的创新能力集聚则主要体现在汕头、潮州、揭阳、湛
江等位于广东省东西两翼的城市,形成“低-低”集聚

模式。至于“高-低”集聚与“低-高”集聚的现象,在
广东省内则较为罕见。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针对如何有效利用产业集

聚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第一,优化产业集聚布局,避免过度集中。鉴

于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水平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存

在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避免

过度集中导致的资源紧张、竞争加剧等负面效应。
对于已接近或超过门槛值(1.4385)的地区,引导企

业进行有序疏散或转型升级,以促进创新能力的持

续发展。第二,强化区域间合作,促进知识溢出。
利用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与外溢效应,特别是强化

外溢效应对周边及更远区域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

力的推动作用。推动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如建立

产业联盟、共享研发平台等,促进知识、技术、人才

等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第三,构建多层次创新

体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在产业集聚区内部,鼓
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企业研发中心,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同时,支持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高
校及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网

络,提高整体创新效率。第四,完善基础设施与服

务,优化创新环境。加大对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高速网络、数据中心等,为数

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同时,优化政务服务,
简化审批流程,提供税收、融资等政策支持,降低企

业创新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第五,实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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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集聚高质量发展。根据不同

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和发展特点,制定差异化的产

业政策。对于产业集聚度较低但具有发展潜力的

地区,给予更多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对于产业集

聚度较高但创新能力提升乏力的地区,引导企业进

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集聚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第六,深入剖析并把握广东省数字经济企

业创新能力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联性特征,旨在推

动东西两翼及北部生态发展区内数字经济企业的

成长,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企业集聚所产生的空间正

相关效应,以便更有效地吸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知

识溢出效应,为接纳国内外产业转移奠定坚实基

础。针对东西两翼及北部生态发展区,着重引导产

业形成集群化并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强化生

产要素的支撑体系,增加财政拨款及研发(R&D)投
资,为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并加

大人才政策的扶持力度,确保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资

源能够流向各地市。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鼓励并

支持企业在粤东、粤西及粤北地区设立加工制造基

地和产业园区,积极探索“飞地经济”模式,以期缩

减省内各地市企业间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综上所述,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区域合作、

构建多层次创新体系、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以及实

施差异化产业政策等措施,可以有效利用产业集聚

的积极效应,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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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KnowledgeSpilloverfromIndustrialAgglomerationin
DigitalEconomyontheInnovationAbilityofEnterprises:

BasedonSpatialDurbinModel

ZHUHui,HUANGHaolin,XUEXiaolong,MENGYingnan
(SchoolofManagement,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Abstract:Digitaleconomyhasbecomeanirreversibledevelopmenttrend,andthenationallevelactivelyadvocatestheclusterdevelopmentof
digitaleconomyrelatedindustries.GiventhatGuangdongProvinceoccupiesaleadingpositioninthedevelopmentofdigitaleconomyinChina,
itisofprofoundpracticalsignificancetoexplorethespecificimpactandmechanismofdifferentlevelsofindustrialagglomerationandknowledge
spillovereffectontheinnovationabilityofdigitaleconomyenterprisesinGuangdongProvince.Basedonthedigitaleconomypatentdataoflisted
enterprisesandtheeconomicindicatorsofprefecture-levelcitiesinGuangdongProvince,thresholdregressionmodelandspatialDurbinmodel
wereappliedtoconductin-depthanalysis.Theresearchconclusionsareasfollows.Theagglomerationlevelofdigitaleconomyindustryshows
asignificantsinglethresholdeffectontheinnovationabilityofenterprise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showsaninverted“U”shape.
Theinnovationcapabilityofdigitaleconomyenterprisespresentsadistinctspatialagglomerationcharacteristic,andtheknowledgespillover
effecthasasignificantpositivepromotingeffectontheimprovementofenterpriseinnovationcapability.
Keywords:digitaleconomy;enterpriseinnovationability;industrialagglomeration;knowledge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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